
北京石景山出土金代吕嗣延墓志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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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北京石景山出土的金代吕嗣延墓志，颇具史料价值。墓志详述吕嗣延生平，还兼及相关

诸人事迹。吕嗣延的曾孙吕造于泰和时把吕氏家族墓地迁至鲁郭。墓志正文撰、刻于金世宗大定十七年，

而志盖阴面还有吕氏家族墓地迁葬时的补刻，这在以前出土的辽金墓志中是不多见的。本文结合相关史

料，对墓志略作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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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发掘了一座金代石椁墓④，内出墓志一

合。据志文记载知其墓主人为辽末金初的汉族士人吕嗣延。该墓志颇具史料价值，可补辽、金史书

之逸阙。

吕嗣延墓志，青石制，志、盖兼具。志盖保存基本完整，盈顶形，上刻篆书“吕公墓铭”，四

面斜坡均为素面。盂顶每边长40厘米，杀每边斜长18厘米。盖底每边长67．8、厚8．2厘米。志盖

总厚11．2厘米。志盖背面有铭刻，楷书，共8行，每行2～15字不等，总计106字。吕造撰文。志

石正方，边长64．5厘米，厚7．5一10厘米。志文楷书，共3l行，每行2～32字不等，总计832字。

赵摅撰文，马爵书并篆。

以下先誊录志文，后略作考释，以供学者参考，并敬请指正。

墓志正文

大金故太常少卿殿中侍御史吕公墓志铭并序／奉训大夫太常博士兼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赵撼

撰／乡贡进士马禺书并篆／公讳嗣延姓吕氏其上世东平人也高祖讳胤当五代时避乱徙居都阴遂为燕人

／隐德不仕曾祖讳密赠太子洗马妣马氏封韩国太夫人祖讳德方辽统和中举妙士甲科官至检校司空顺
州刺史妣南氏封鲁国郡太夫人父讳士安重熙中举妙士官至左散骑常侍奉陵军节度使妣赵氏封天水
郡夫人公举口昌中进士历安／德州中京内省判官丰应二州观察判官中京留守推官滦河遵化二县令／皇

朝天会初授西京盐铁判官四年改殿中侍御史从／王师南伐太原以劳迁太常少卿是年九月二十六日以

疾卒于位享年六十有五／其次子奉公之丧与夫人权窆于先茔之北夫人南阳县君韩氏崇文公之六代女／

孙也柔婉有妇道先亡生一女二男长日岩次日介石女适阀门祗候韩誓岩慷·Ⅳ有才干官至信武将军燕
都仓使介石文行兼关有名当世举德兴进士乙科官至／中宪大夫安州刺史皆卒于官孙男七人忠节保义

校尉卫州酒使忠卫忠显校尉／监中都醋使司忠美修武校尉酒房都监亦皆卒于官忠敏举天德进士高弟

令为／南京路都转运副使忠翰举贞元进士第一为莫州刺史忠彦武略将军灵石尉忠／一进义校尉孙女四

人一适承信校尉韩琚三为浮图氏其次以疾示灭曾孙八人／适邈并进义校尉通未仕过乡贡进士迈造述

瀛寿并幼曾孙女六人一适应奉翰／林文字赵承元一适乡贡进士王陟余尚幼玄孙二人梦授英童公为人

聪明温粹／与人交久而益笃于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禄分给宗族仕官三十年不营资产自少／耆学虽老不倦

居官精敏明干所至有声吕氏自公伯祖太师侍中暨祖司空以博／学为世儒宗故其子孙皆守儒学而多闻

(作者简介]孙勐，男，1979年生，2002年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现工作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馆员，邮

编100009。

·79·

 万方数据



人公尤博览强记才思棱逸作为文章援／笔立成学者皆称慕之燕中为之语日吕嗣延不是敕头是状元吕

延嗣不是敕头／是弟二然至五奏名始得中弟仕于辽季更考十教不过县令逮归／皇朝授以台省之任盖将

大用居位日浅卒不得施其才蕴呜呼岂非其命哉公卒／后五十一年以大定十七年丁酉七月二十四日辛

酉葬于先鉴之次二子从葬焉／葬之前期公孙莫州以书来请铭摅与莫州昆弟游知公之世行为详因序而

铭之／辞日／吕氏三世号称文章逮我亚卿／名声益彰其位虽卑其后趋昌／有贤子孙公为不忘

志盖背面铭刻

大定丁酉岁先府通奉始葬其父祖安／州亚卿之灵于柳村先鳖后六年得宛／平鲁郭之田凡百亩改卜

安州之葬亚／卿子孙时有未便者不克奉迁焉又十／八年小子遣始追成其先志寰泰和政／元二月丙申日

也曾孙承务郎前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造谨志诸铭石／之阴②

一、吕嗣延的家族世系及其成员的履历、官职

(一)吕嗣延的高祖和曾祖

高祖吕胤于五代时因躲避战乱，举家由山东东平迁至燕地泖阴(今北京通州一带)。曾祖吕密

“赠太子洗马”，应为其后辈官至显位后获得的追封。

(二)吕嗣延的祖父和伯祖

祖父吕德方“辽统和中举进士甲科”。查阅《辽史》，统和年间共举行进士考试18次，其六

年、九年④分别仅录取一人，则吕德方中举时间未在此列。吕德方“官至检校司空、顺州刺史”。

顺州治今北京市顺义县④。辽代州一级政区划以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和刺史为长官，

并以之分别州之高下，节度州的地位最高，依次而下，刺史州最低，“节度、观察、防御、团练、

刺史，咸在方州，如唐制也”⑧。司空为三公之一⑨，因品级高于顺州刺史，故加检校之名。

志文中“公伯祖太师、侍中”应指吕德方之兄，据同墓地中发现的《吕士安墓志》等④，可知

为吕德懋。吕德懋，《辽史》无传，但事迹散见于《辽史》、《契丹国志》、《续资治通鉴长编》诸

书(邑)，为统和十二年状元。

(三)昌嗣延之父

吕士安“重熙中举进士”。据《吕士安墓志》，为重熙七年进士。之后官至左散骑常侍、奉陵

军节度使。

(四)吕嗣延

据墓志记，吕嗣延卒于天会四年(1126年)，享年65岁，则生于1062年，即辽道宗清宁八年。

志文“口昌中进士”，应补作“寿”。关于“寿昌”年号，《辽史》中仅《历象志中》写做

“寿昌”⑨，其余均为“寿隆”。“寿昌”、“寿隆”之正误，钱大昕已作澄清，“此辽史之误，不可不

改正”∞，为不刊之论。寿昌年间只于元年和六年举行了科举考试㈣。结合吕嗣延“仕官三十年”、

卒于天会四年，可断定其为寿昌元年进士，时年34岁。

志文云“历安德州中京内省判官、丰应二州观察判官。”安德州，“兴中府⋯⋯安德州，化平

军，下，刺史”∞，治今辽宁朝阳市。中京内省判官，据《辽史·百官志四》：“辽有五京。上京为

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诸京内省客省职名总目：某京某省

使。某京某省副使⋯⋯上京内省司。东京内省司。”@可知仅上京和东京设内省司，与墓志所记不

符。另据《李知顺墓志》“故扬州节度使金紫崇禄大夫太傅知中京内省司事提点内库陇西县开国伯

食邑九百户李公墓志铭并序⋯⋯就拜中京内省使”@；《宁鉴墓志铭》“中京内省判官”@；《冯从顺

墓志》“中、上两京内省使”@；《王安裔墓志》“大康⋯⋯九年，移授中京内省判官”⑩等，可补

《辽史》官制之逸阙。

志文云“丰、应二州观察判官”。丰州，“天德军，节度使”@。其城址在今呼和浩特东郊白塔

村@。志文中丰州为观察州，而《辽史》为节度州，二者等级不同，是否因不同年代而有所变动，

尚待进一步考证。应州，“西京道⋯⋯应州，彰国军，上，节度”∞，治今山西应县。《辽史》所记

应州的等级与《契丹国志》相同④，亦与墓志不同。
·80·

 万方数据



辽亡，吕嗣延人仕金朝，于天会初年任西京盐铁判官、殿中侍御史等。墓志云“从王师南伐太

原”。金军南伐太原始于天会三年十月。金太宗下诏，分东西两路伐宋。西路以移赉勃极烈宗翰

(粘罕)兼左副元帅先锋，从西京人太原。“(天会三年十二月)戊午，宗翰围太原。”凹次年“三月

癸未，银术可围太原，宗翰还西京⋯．．．八月庚子，诏左副元师宗翰、右副元帅宗望伐宋⋯⋯庚戌，

宗翰发西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执经略使张孝纯”∞。九月丙寅即九月二日。吕嗣延卒于

当年九月二十六日，即在攻占太原后不久。征伐太原是金灭北宋的重要战役，旷日持久，取胜不

易。吕嗣延因此“以劳迁太常少卿”。

纵观吕嗣延的一生，虽经历辽金嬗代，社会动荡，但其仕途平稳，且子孙繁盛。其祖吕德方、

父吕士安均为进士，且“吕氏自公伯祖太师侍中暨祖司空以博学为世儒宗，故其子孙皆守儒学而多

闻人”，以诗书传家，可知吕嗣延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和学术环境。加之本人自少嗜学，故墓志中

记“公尤博览强记，才思俊逸，作为文章援笔立成，学者皆称慕之”，应为中肯之语。据《续夷坚

志》：“吕内翰造⋯⋯是岁经义魁南省，词赋继擢殿元。阎门请诗，有‘状头家世传三叶，天下科名

占两魁’，谓其大父延嗣、父忠嗣与子成俱状元也。”@此条史料专记吕造，把散见于诸史书中所载

吕造之事与本墓志所记相验，则可知此条史料正误参半。一是名字之误：吕造父辈中中状元者只有

吕忠翰(见后文)，而非吕忠嗣。并且父名延嗣，子名忠嗣亦不符合古人命名习惯。二是辈分之误：

吕嗣延应是吕造的曾祖，而非大父。三是史实之误：吕嗣延，而非“延嗣”，且并未考中状元。关

于这一纰漏，究其原因，可从本墓志中找到线索，即“燕中为之语日：吕嗣延不是敕头是状元；吕

延嗣不是敕头是弟二”。敕头即指状元固，为当时俗语。当时燕地的人们推崇吕嗣延的学问，因有

此语，流传的范围较广。《续夷坚志》虽属史料性较强的笔记，但其仍为小说家言，对采摭的异闻

奇事并不注重史实的鉴别；且其作者元好问活动于金末，与吕嗣延所处的辽末金初在时间上相距较

远。而本墓志的撰者赵摅与吕嗣延的后辈均有交往，则关于吕嗣延的史实，应以墓志为准。

辽金递嬗，表面上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替代另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变革。实际上也是一个

落后征服先进、少数战胜多数的过程。因此女真贵族认识到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在这样一个地

域广大、文化先进的区域内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如何对待和使用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官员和知识分

子，尤其是当中的汉人(其中不少人兼具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直接关系到新政权的统治

能否长久。金朝女真贵族在争夺幽云地区时，就下令“诏谕燕京官民，王师所至，降者赦其罪，官

皆仍旧”圆。天辅六年十二月攻破燕京，对左企弓、虞仲文、张彦忠、康公弼、刘彦宗、韩防、韩

企先等累世显贵、科举出身的辽朝官员在政治上一律加以重用。“俾复旧职，皆授金牌”@。“诏彦

宗凡燕京一品以下官皆承制注授”④，在政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此外，还在经济上保护他们的利

益，辽致仕宰相张琳进降表，诏“燕京应琳田宅财物并给还之”④。这就使前朝士人的种种利益得

到了充分保障，从而取得了他们的认同和支持。

吕氏家族发展至吕嗣延，有三代人人仕辽朝，已初具世家的规模，有了一定的政治根基和社会

影响。从吕嗣延于金太宗时的入仕情况看，其对初建的金朝政权也采取了如同上述士人一样的比较

合作的态度。他这种积极的、顺应当时政治形势的举动，自然也换来了金朝统治者的信任，个人得

以升迁，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得以保全，并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样随着新旧政权

更替的完成，其个人和家族也相应地完成了从隶属于契丹政权到仕宦于女真政权的转变。后来金世

宗对幽燕地区的世家大族作了一个不太好的评价：“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

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圆虽然此语

重点在于道德层面上的批判，事实上并不公允，但也道出了汉人家族生存、发展的一些事实和部分

原因，这在吕氏家族的身上也有所体现。

(五)吕嗣延的祖妣、妣及夫人

吕密夫人马氏，封韩国太夫人；吕德方夫人南氏，封鲁国郡太夫人；吕士安夫人赵氏，封天水

郡夫人。关于外命妇制度，《辽史》中没有专门记载，因辽制多承袭唐，就其基本框架暂且参照唐

史，并考以辽代墓志。“凡外命妇有六：王、嗣王、郡王之母、妻为妃，文武官一品、国公之母、

妻为国夫人，三品以上母、妻为郡夫人，四品母、妻为郡君，五品母、妻为县君。”④查阅史书和墓

志等，之前未见外命妇封号中有国名加郡者，疑墓志中“鲁国郡太夫人”的“郡”字误衍。

墓志云“夫人南阳县君韩氏，崇文公之六代女孙”。崇文公为辽代开国重臣韩延徽(韩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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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延徽，《辽史》有传，“赠尚书令，葬幽州之鲁郭，世为崇文令公”④。另见《韩诛墓志》：“韩

诛，辽佐命勋臣太师崇文公颍之七世孙。”固《丁洪墓志铭》：“母即大族韩氏崇文公之五代孙也。”锄

据《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南阳韩公绍雍夙夜襄事”④，韩绍雍是韩延徽的曾孙；《韩资道墓志》

“韩君讳资道，其先南阳人也”圆，韩资道是韩延徽的六代孙，可知南阳是韩氏家族的郡望之一。吕

嗣延夫人韩氏的封号与之相应。

(六)吕嗣延的子女

吕嗣延与夫人韩氏有一女两男。女儿嫁给了阎门祗候韩警。阎门祗候，《辽史》中未见记载。

据《韩资道墓志》“次奉宣阎门祗候”④，《清河张氏墓志》：“次男庆元⋯⋯阀门祗候”∞，《马直温

妻张馆墓志》“选适闷门祗候、左班殿直韩秉信”固等，可知辽代确曾设此官。

长子吕岩，官至信武将军、燕都仓使。次子吕介石，“举德兴进士乙科”。“德兴”为北辽萧德

妃的年号，于1122年六月至十二月，仅存在了约7个月的时间。此时，北辽的统治形势为仅占据

燕、云、平、上京、中京、辽西六路。辽朝科举考试地点最初主要设在燕京，重熙五年时，兴宗还

在燕京“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够。此后则多在永安山等地进

行夏捺钵。德兴元年科举是辽朝的最后一次科举。

吕介石“官至中宪大夫、安州刺史”。按介石中举后，旋即辽亡，则“中宪大夫、安州刺史”

应为金代官职。安州刺史，据《地理志上》：“安州，下，刺史⋯⋯天会七年升为安州，隶河北东路

⋯⋯泰和四年改混泥城为渥城县，来属。”@可知安州于泰和时改隶中都路大兴府。而吕介石卒于泰

和之前，则当时为河北东路的刺史州。

(七)吕嗣延之孙

吕忠敏“举天德进士高弟”。天德是金代科举制度发展、完善的一个重要时期。“海陵庶人天德

二年，始增殿试之制，而更定试期。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凹天

德二年尚未开科，则始增殿试应在天德三年，“迨及海陵天德三年，亲试于上京”∞。合并南北选在

翌年的考试中并未实行，如《中州集》：“刘内翰瞻。天德三年南榜登科。”缈真正实施则是在贞元二

年。据《登科记序》：“贞元二年，迁都于燕，遂合南北通试于燕。”@罢经义科之诏在天德二年下

达，也未立即实行。“(张公)遂中天德三年甲科。时行台进士会试上京，犹用旧法试策擢第。”㈤因

此，吕忠敏考试时地点设在上京会宁，尚分南北榜，且有词赋、经义之别。

吕忠敏曾官至南京路都转运副使。据《金史·百官志三》：“都转运司。使，正三品，掌税赋钱

谷、仓库出纳、权衡度量之制⋯⋯副使。正五品⋯⋯惟中都路置都转运司，余置转运司。”⑩另据

《大金国志》：“都转运司一处，中都路；转运司13处，南京路(开封府路置司)。”够可见其南京路

转运司的官职设置与本墓志不同。另考《曹公神道碑铭》“再授南京都转运度支判官”⑩，《赵公神

道碑》“元光改元，升同知南京路都转运使事”∞，《中州集》：“萧尚书贡⋯⋯南京都转运使”@等，

皆与本墓志相证，可补《金史》官制之阙。

吕忠翰“举贞元进士第一”。海陵王贞元时迁都于燕京，因此殿试地点设在了析津府∞。吕忠

翰，据《金史·文艺传上》：“杨伯仁字安道⋯⋯进士吕忠翰廷试已在第一，未唱名，海陵以忠翰程

文示伯仁，问其优劣，伯仁对日：‘当在优等。’海陵日：‘此今试状元也。’伯仁自以知忠翰姓名

在第一，遂宿谏省，俟唱名乃出⋯⋯‘吕忠翰草《降海陵庶人诏》，点窜再四终不能尽朕意，状元

虽以词赋甲天下，至于辞命未必皆能。”’@记述了其中状元的部分经过，并有皇帝的评价，以词赋

见长，而拙于草拟政令。据《金史·张汝霖传》：“贞元二年，赐吕忠翰榜下进士第。”@可知，吕忠

翰是贞元二年状元。据《族帐部曲录》：“吕宗翰字周卿，燕人，亮时状元及第，是年出《王业艰

难》赋。”固按贞元时状元吕姓仅吕忠翰一人，参以志文，可知“宗翰”为“忠翰”之误。而《续

文献通考·选举一》“海陵天德二年吕宗翰中进士第一”够、《金史纪事本末》：“[考异]天德元年，

胡砺第一；吕宗翰第一”@等也皆为误记。此外金代墓表也存在误记，如《武公墓表碑铭》记武明

甫“弱冠登贞元状元及第”。按贞元年间只开科一次，且取状元一名，再结合上述，足证此墓表之
误。

吕忠翰曾任莫州刺史，其事迹另见《交聘表中》：“(大定二十二年)九月，以殿前左卫将军宗

室禅赤、翰林直学士吕忠翰为贺宋生日使。”@此事亦见于《金史·世宗本纪下》，但未提及吕忠翰

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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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女四人，其中三人则均为浮图士。辽金时期，幽燕地区佛教颇为盛行，各阶层中不分男女老

幼出家之人习见，如《大金国志》：“浮图之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四

(八)吕嗣延的曾孙

曾孙男八人，其中以吕造最为显赫、杰出。吕造，字子成，金章宗承安二年状元。据《续夷坚

志》：“吕内翰造，字子成，未第时，梦金龙蜿蜒自天而下，攫而食之。是岁经义魁南省，词赋继擢

殿元。”@可知其在省试中为经义第一，殿试为词赋状元。据《归潜志》：“章宗时⋯⋯吕状元造，父

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阳诗，造素不学诗，惶遽献诗云：‘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上大

笑，旋令外补。故当时有云：‘泽民不识枇杷子，吕造能吟喜欲狂。”’@《中州集》所记“大节字

信之⋯⋯信之好奖进士类，沧州徐韪、太原王泽、大兴吕造，经其指授，卒成大名”，“白字晋卿，

信都人，吕造榜乙科”，“李扶风节，吕造榜进士”留等，均可证吕造为承安时状元。

据《金史·术虎高琪传》：“(兴定)二年⋯⋯宣宗以南北用兵，深以为忧，右司谏吕造上章：

‘乞诏内外百官各上封事，直言无讳。或时召见，亲为访问。陛下博采兼听，以尽群下之情，天下

幸甚。”’@之后，“(正大四年)八月⋯⋯己巳，万年节，同知集贤院史公奕进《大定遗训》，待制

吕造进《尚书要略》。”够另据《金史纪事本末》，吕造所进为《尚书要录》④。据《归潜志》：“正大

初，末帝锐于政，朝议置益政院官，院居宫中，选一时宿望有学者，如杨学士云翼、史修撰公燮、

吕待制造数人兼之，轮直。”⑩关于此事，金人王鄂所述更详，“正大五年设益政院，取献替有益于

政之义，以翰林学士杨云翼、直学士完颜素兰、蒲察世达、裴满阿虎带、待制史公奕、吕造六人充

院官。日以二员直官，或二日、或三日、或四日、或五日进讲《尚书》、《贞观政要》、《资治通

鉴》，或以机事特赐访问。院官复编《尚书要略》、《大定遗训》、《万年龟镜录》三书以进，皆摘取

英华切于时政者，上酷好之。又以学士兼直经筵，在仁安殿西⋯⋯造字子成，承安二年词赋状

元。”圆吕造事迹，还见于《萧轩杨公墓碑》：“今焕然学为通儒，有关中夫子之目。往在京师时，宰

相张信甫、侯莘卿、礼部闲闲公、卢尚书子懋、吕内翰子成、李都运执刚、李右司之纯，皆折位行

与交。”缈可见其在金宣宗、哀宗两朝颇受重用。

曾孙女六人，一人嫁给了赵承元。赵承元，字善长，河间人，大定十三年状元。据《中州集》：

“大定十三年词赋第一人。”④《大中大夫刘公墓碑》：“百年以来，御题魁选，以赵内翰承元赋《周

德莫若文王》超出伦等，有司目为‘金字品’。”④状元例授应奉翰林文字，从七品④。据《金史·

世宗本纪中》：“(大定十八年)十一月⋯⋯戊寅，上责宰臣日：‘近问赵承元何故再任，卿等言，

曹王尝遣人言其才能干敏，故再任之⋯⋯’盖承元前为曹王府文学，与王邸婢奸，杖百五十除名，

而不复用也。”固赵承元因其行为不检，几乎结束了自己今后的仕途和前程，并使此后金朝对状元的

除授发生了一些改变。“大定十八年，因赵承元无行，令榜首先取乡行可取则授应奉，否则，从常

调，或与外除。”@《选举志二》：“(大定)十五年，敕状元除应奉，两考依例授六品。十八年，敕

状元行不顾名者与外除。十九年，命本贯察其行止美恶。”④这～改变虽未指明缘由，但可知确由赵

承元一事而起。赵承元因一时之失，便再无作为，后来事迹仅见“(承安元年)夏四月⋯⋯甲戌，

尚书省以赵承元言，请追上孝懿皇太后册宝，然后行谥册礼。礼官执奏尊皇太后已诏示中外，无追

册礼，从之”④。最终“卒于临洮”④。赵承元仅留下寥寥可数的几首诗赋，如《探春》④等。

二、墓志撰者赵摅

赵摅，字子充，自号醉全老人，宛平人@。据《续夷坚志》：“顺天西北四十里抱阳岩宝教院，

大小二青龙在寺潭中，庙日：‘显济’⋯⋯大名总管邢仲良、近代郑州刺史赵摅子充，皆尝读书于

此。”∞《中州集》卷9《状元》中其列在孟宗献之后(大定三年状元)@，赵承元(大定十三年状

元)之前，则其应是大定七年或十年状元。大定十年状元为史诏鱼固，故赵摅可能是大定七年状

元。赵摅“诗有古人句意。如《早赴北宫》诗日：苍龙双阙郁层云，湖水鳞鳞柳色新。绝似江行看

清晓，不知身是赴朝人。一时称许者甚众”够。大定十二年撰写《大天宫寺碑记》够，还为赵兴祥撰

写过神道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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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地名“鲁郭”

据相关墓志记载，鲁郭在当时为里，隶属于房仙乡。韩佚及夫人王氏墓志“葬于幽都县房仙乡

鲁郭里之西原”，“归葬于燕京幽都县房仙乡鲁郭里之西原”够。韩佚卒于辽统和十三年，当时幽都

县尚未改名为宛平。至开泰元年十一月甲午朔，改幽都县为宛平县固《韩资道墓志》：“其年五月十

九日葬于宛平县房仙乡鲁郭里以榭先茔。”够韩资道卒于辽咸雍五年，县名已改作宛平。另据《李继

成夫人马氏墓志》：“(重熙)十三年⋯⋯迁先郎中之神柩就爽垲之地于元辅乡。”四可知房仙乡于重

熙时曾改名为元辅乡。《王安裔墓志》：“今复于燕山府宛平县房仙乡万合里之原，发其故墓，以宣

和六年闰三月二十三日乙时为之合葬。”圆宣和六年即天祚帝保大四年，此时北宋收复燕京，改称燕

山府，故墓志用北宋纪年，则此时又改称房仙乡了。据《吴前鉴墓志》：葬于大定七年二月十五日，

与夫人合葬于“大兴府宛平县房仙乡”@，则可知在金大定时仍为房仙乡。据本墓志“后六年得宛

平鲁郭之田凡百亩”。此时距大定七年不远，应亦属房仙乡。

四、小结

综上所考，《吕嗣延墓志》的记载颇为丰富、完备，详述了吕嗣延其人的生平，还兼及相关诸

人的事迹。元人苏天爵曾在感慨、叹息官修辽金史书的简陋时提出补正方法：“辽金大族如韩、马、

赵、时、左、张、吕，其坟墓多在京畿，可模碑文已备采择。”@这不仅是从史料搜集的角度考虑，

更是基于对辽金政治、社会深入认知的史识层面而言。但是，由于世事变迁，不仅吕氏家族的墓地

在史书中无考，碑文也早已湮没，即便是最基本的家族成员的名字也无法确定，只能令后世学者茫

然无措，空抱文献无征之憾。今《吕嗣延墓志》的发现，使我们对吕氏家族在辽金时期的存在、发

展有了一个概观，进而可以了解其家族的分合、演变乃至以小见大地研究辽金时期的社会、政治等

诸多相关问题。《吕嗣延墓志》可补两史之阙，全一族之貌，遂前人之愿，益后世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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